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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面向家庭转型的逻辑动因

与制度实现

李梦云

［摘 要］ 中国社会保障主要以个人为权利义务主体，家庭地位从属于个人，忽视了家庭的

风险共同体地位和保障功能。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生育、经济和保障

功能的重要性凸显。推进社会保障制度面向家庭转型具有正当性，是因应工作 - 家庭冲突、照

顾赤字等社会风险的需要，契合中国本土家庭保障理念，也顺应福利多元趋势。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保障体系应当重视家庭风险共同体地位，遵循投资于人和支持家庭发展理念，通过优化家

庭政策、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厘清照顾给付中的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责任，在基本医疗

保险、养老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中引入家庭主体性规则，强化家庭的社会救助协力义务，以发

挥家庭共济功能、保护家庭照顾者的社会保障权益。

［关键词］ 家庭保障；工作 - 家庭冲突；投资于人；家庭主义；家庭政策
①

一、问题的提出

受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和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确立了以个人权利

义务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家庭保障被定位为非制度型的、非正式的保障来源，家庭的社会

保障地位从属于个体家庭成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生产力革新、社会分工细化，中国人口

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家庭结构均发生了深刻变革，呈现人口少子老龄化、劳动关系碎片化、

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小型化趋势，使得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负担原则下的社会保障难以有效覆

盖全体社会成员，家庭保障亦不断弱化。基于此，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亟需面向家庭转型，通过

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支持家庭发展、激发家庭功能。

随着家庭功能和家庭保障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立法逐渐介入家庭场域和家庭关系，家庭在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其一，将家庭发展确立为生育支持、人口服务以及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要“健

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应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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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家庭发展的措施。① 其二，民事法律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立法规定了家庭成员的抚养、

扶养和赡养义务。其三，中国社会保障立法亦涉及权利人的家庭情况、家庭成员和家庭需要，

如《社会救助法》以家庭经济状况为依据，将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

性支出困难家庭列为社会救助对象，职工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待遇给付可以覆盖职工未就业

配偶、近亲属等家庭成员。

家庭在社会保障关系中扮演多重角色，既是社会保障的对象，也是个人获得保障的来源，

还承担生育、生活和经济功能。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保障制度面向

家庭转型的进程中，应当结合中国社会结构演变，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的互动关系，以及“家

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进一步理顺中国社会保障面向家庭转型的逻辑

动因和价值目标，立足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提出社会保障融入家庭要素、支

持家庭发展的具体方案。

二、中国社会保障面向家庭转型的逻辑动因

家庭具有社会历史性，② 应从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的关系中把握家庭的本质，即是由个

人基于婚姻和生育组成的社会基本单元。在和个人、社会的联结中，家庭在人口再生产、物质

资料再生产和社会生活再生产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生育功能、经济功能和生活功能，③

并且在结构功能实现中能够为个体家庭成员提供经济保障、照顾支持和精神慰藉。在产业革命

推动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和社会分工演变的过程中，传统主要由家庭承担的保障责任通过劳动

雇佣、社会保障等制度实现社会化，但是家庭的照顾支持、情感慰藉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需

要说明的是，推动社会保障制度面向家庭转型并非强调家庭的保障责任，而是激活“家庭社会

保障”概念，即以家庭为保障对象，通过津贴类、服务类社会政策解决家庭贫困、养老育幼等

问题的社会保障事业。④ 换言之，社会保障制度面向家庭转型应当重视家庭主体性、家庭功能

和家庭保障给付，但仍以政府和社会为责任主体。基于此，社会结构演变中家庭功能的不可替

代性、中国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以及福利多元的理论导向，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面向家庭转型

的推动力。

（一）因应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演变引发的新社会风险

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下，我国转型社会呈现少子老龄化、家庭小型化核心化、劳动

力市场碎片化以及个人生命历程去标准化趋势，蕴含着一系列社会风险。我国 2025 年人口出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 11 条。

②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80 页。

③ 吴帆：《中国家庭功能变化和家庭发展能力建设》，《人口与计划生育》2017 年第 9 期。

④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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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仅为 5.63‰，年末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 15.90%。① 传统标准雇佣关系正在被个体

劳动所取代，个人婚育年龄延后、意愿降低，家庭性别分工从“男主外、女主内”转变为以双

薪家庭模式为主。基于此，个体可能遭受的社会风险更加复杂，不仅包括生育、失业、疾病、

老年等引致的经济风险，还表现为照顾赤字、工作 - 家庭冲突等非经济风险。泰勒 - 顾柏将新

社会风险分为三类：一是家庭性别分工相关的社会风险，包括工作 - 家庭冲突、照顾赤字等；

二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相关的社会风险，如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的就业替代风险；三是福利国家体

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的社会风险，包括老龄化下养老保障财政压力大，私营机构和社会力量

提供养老服务的道德风险等。② 埃斯平 - 安德森认为 21 世纪后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新的福利挑

战，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家庭性别分工带来的新社会风险，劳动力市场变革引致的低技

能劳动者贫困、失业和不稳定工作等。③我国有学者指出，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工作 -

家庭冲突、照顾赤字、工作贫困、不稳定就业、公共福利支出过重、服务给付不足等。④

当前我国以所得补偿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应对转型时期社会风险，并且工作 - 家

庭冲突、照顾赤字等新社会风险与家庭密切相关，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保障面向家庭转型的现

实基础。

一方面，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演变打破了传统补偿型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发展的基本假设。补

偿型社会保障制度着眼于防范化解失业、老年、疾病、贫困等传统社会风险，包括以缴费为基

础的社会保险，以国家收入再分配为基础的社会救助，以及其他补充性社会保障实物给付与服

务给付制度，⑤ 建立在充分就业、财政平衡、劳动力市场三方协商、男性养家模式和标准化个

人生命历程等基本假设之上。然而转型时期双薪家庭模式成为家庭性别分工的主流，劳动力市

场充分就业和三方协商式微，个体化下个人难以获得从出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到退休全生命历

程的社会保障。⑥

另一方面，转型时期个体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与家庭密切相关，这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转

型应当重视家庭要素。首先，无论是生育、疾病、老年等传统社会风险，还是照顾赤字、工作 -

家庭冲突等新社会风险，均发生在家庭场域和家庭关系之中：生育风险与家庭生育功能、生

育行为相关；家庭是儿童获得充分照顾、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场所；工作 - 家庭冲突涉及

个体家庭成员养家糊口义务与家庭照顾责任的冲突与协调等。其次，个体的家庭整体支出、

养老育幼责任是其陷入经济不安全、工作 - 家庭冲突的直接原因。再次，基于家庭的风险共

同体地位，个人遭受的社会风险将会外溢至家庭，影响其他家庭成员。最后，家庭保障是家

①  王萍萍：《2025 年全国人口总量为 140489 万人 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www.
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2026 年 1 月 19 日。

②  ［英］彼得·泰勒 - 顾柏：《新风险、新福利——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年，
第 4 页。

③ Gøsta Esping-Andersen, et al.,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④ 陈国康等：《生命历程、个体化及风险：社会政策的回应》，《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015 年第 2 期。

⑤  Rita Nikolai, "Towards Social Investment? Patterns of Public Policy in the OECD World," in Nathalie Morel, et al. (eds.), 
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Ideas,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The Policy Press, 2012.

⑥ 赖定逸等：《社会投资福利国家的多样性——社会支出结构的检验》，《国家发展研究》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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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育、生活及经济等结构功能实现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具有基础性、利他性和不可替代性，

通过时间类、经济类家庭政策支持家庭保障功能，能够发挥家庭的福利传递功能，弥补传统

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可见，在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演变引发新社会风险、传统社会保障

制度难以有效应对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变革融入家庭要素、重视家庭地位以及支持家庭

功能具有现实必要性。

（二）契合中国本土社会保障理念和文化传统

自古以来，中国都以“家国同构”为政治基础和伦理标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生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家国同构”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根植于中

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治理模式

和文化发展。①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保障本土理念中汲取养分，是

构建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逻辑。

我国传统社会中，在以“孝悌”为导向的家庭伦理和国家律法的双重作用下，家庭须承担

生育、教养子女、孝亲、赡养老人以及为家庭成员治丧送葬等保障责任，对于部分无法或无力

承担保障责任的家庭，政府将会予以适当支持。② 其一，子女抚育方面，家庭不仅要保障子女

的存活，还有责任培养子女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家庭关系中父母拥有对子女的权力和权威，

如笞责子女、干涉子女的婚姻和社会交往等。其二，养老孝亲方面，子女对父母行孝道不仅是

出于家庭伦理道德的约束，也受到国家律法的规范和指引，如明清时期“孝”成为官员选任和

考核的重要标准，实施官员终养高龄尊亲制度、高龄者家庭成员赋役免除制度及犯罪存留养亲

制度等。③ 其三，贫困风险应对方面，家庭是风险共担的共同体。但是由于家庭具有脆弱性，

难以抵御疾病、自然灾害、饥荒带来的贫困风险和生命危险，我国古代政府普遍实施灾害性社

会救济措施，包括减免赋税徭役、赈给实物和金银等。④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家庭保障责任社会化成为发展趋势，但是

在传统文化和家庭观念的影响下，家庭保障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个体依赖于以血缘为纽

带、以代际责任为核心的家庭保障。⑤ 基于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应当重

视孝悌伦理和家庭观念，在社会保障理念转型和制度构建中融入家庭要素，通过家庭政策、

家庭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家庭在保障个人生存发展中发挥作用，实现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的良

性互动。

（三）符合现代福利国家福利多元的发展趋势

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家庭对个体家庭成员提供经济、照料和情感支持，是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面向家庭转型的目标之一。重视、支持和发挥家庭的保障功能，促进家庭、社会、市场部

① 徐雪野：《“家国异构”与“家国同构”——中西家国观的追溯与重构》，《理论月刊》2020 年第 5 期。

② 王利华：《中国家庭史（第 1 卷）：先秦至南北朝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60-163 页。

③ 王跃生：《历史上家庭养老功能的维护研究——以法律和政策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2015 年第 5 期。

④ 王文素：《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年，第 62 页。

⑤  蒲新微、刘松庭：《社会保障：中国传统文化溯源与中国自主话语体系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25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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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等社会保障责任主体协调发挥作用，体现了社会保障给付中的福利多元组合。福利多元主义

理论指出，政府不是社会福利给付的唯一责任主体，社会福利应当由国家、社会、市场、家庭

等各部门共同提供，因此福利多元也可称作混合福利。①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发达国家“去

工业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西方福利国家面临着公民福利依赖带来的高失业率、高税收

和高福利支出问题，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局，② 在此背景下福利多元成为现代福利国家制度转

型的重要目标。

尽管转型时期我国家庭保障功能不断弱化，但是基于我国家庭观念和文化传统，个人并

非完全脱离家庭，社会结构演变并未改变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家庭成员仍然享有

在特定情形下从家庭获得保障的权利，同时应当履行对特定家庭成员的保障给付义务。只是

受制于标准化生命历程中来自社会、市场、工作场所等多方面的压力，个人无法兼顾社会角

色和家庭角色。③ 针对这一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和家庭政策应当支持家庭功能实现。其一，

针对家庭保障功能实现的经济需求，国家应当借助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收入再分配和现

金津贴制度等，使养家糊口者获得维持家计所需要的经济收入。其二，针对特定家庭成员的

照料需求，国家可以为家庭提供经济、服务和时间政策工具中的一种或多种，支持有养老育

幼责任的家庭成员通过亲自履行、购买公共服务或市场服务的方式，实现家庭对个体家庭成

员的照顾支持。

三、中国社会保障面向家庭转型的理念遵循

家庭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多重角色，既是社会保障的对象和责任主体，又可能引发工作 -

家庭冲突风险，关系着社会福利水平、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性别分工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如

何定位家庭，存在“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理念分歧。“去家庭化”主张个人维持生计

不应依赖家庭，而是依靠有偿劳动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④ 在工业革命、雇佣劳动和社会保障

制度建立之后，社会福利的“去家庭化”成为总体趋势，个体可以从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社会保

障中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经济支持。然而进入风险社会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局限性凸显，

部分福利国家制度遵循“再家庭化”理念，通过家庭休假、家庭津贴等政策支持家庭履行福利

给付义务。⑤ 基于我国转型时期的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去家庭化”认为，转型时期家庭保

障功能弱化，生育支持、养老服务和医疗保障的公共产品属性日益突出，应当推动社会保障给

① Peter Beresford, Suzy Croft, "Welfare Pluralism: the New Face of Fabianism,"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983, 3(9).

②  ［丹麦］哥斯塔·埃斯平 - 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商务印书馆，2010 年，
第 1-6 页。

③  Mary Daly, Kirsten Scheiwe, "Individualisation and Personal Obligations—Social Policy, Family Policy, and Law Re-
form in Germany and the U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the Family, 2010, 24(2).

④ 胡杰荣：《澳门安老政策的嬗变——去家庭化的视角》，《澳门研究》2023 年第 1 期。

⑤   刘继同：《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家庭福利政策的历史发展与经验规律》，《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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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公共化和社会化；① 在我国“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根深蒂固的背景下，社会

保障“再家庭化”不利于实现女性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② 但是“再家庭化”认为在我国“家

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以个人权利义务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无法实现预

期的福利效果，应当突出家庭主体性，推动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协同和互补。③针对以上分歧，

社会保障面向家庭转型中应当针对补偿型社会保障制度缺陷，结合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促进

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合理界定家庭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

（一）贯彻投资于人理念

为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投资于人成为我国生育、养老以及就业保障

的理念指引。2025 年 12 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

于人紧密结合”；④2026 年投资于人理念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

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⑤

我国投资于人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现代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内生增长

理论中有益成分的有效吸收和创新运用。⑥ 投资于人要求加强人力资本投入，围绕人的全面发

展优化资源配置，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推动人口高

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相协调，进而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⑦

我国投资于人理念与社会投资福利国家理念的要求具有一致性，但是不同于社会投资理念

将人力资本作为工具，目的是获得未来劳动力的经济回报、降低社会福利支出，投资于人理念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致力于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中提升个人发展能力、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国投资于人理念是对福利国家体制下社会投资理念的进阶和超越，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社会投资理念重视家庭地位和家庭功能，致力于平衡劳动

年龄人口的工作和家庭，以稳定和提高劳动参与率，能够为我国投资于人理念下社会保障制度

优化提供参考。社会投资理念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30 年代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提出的“生产性

社会政策”概念。他认为加强对生育家庭的经济支持，能够有效应对低生育率危机，并指出生

产性社会政策的目标不是提高生育率，而是通过教育、医疗等服务投资于孩子，提高未来劳动

力的素质和技能。⑧ 埃斯平 - 安德森认为，社会投资理念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充分就业，

①  周晓焱、张建华：《积极生育支持视域下我国“去家庭化”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研究》，《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3 年第 2 期。

② 杨琳琳：《家庭照顾迈向社会照顾：德国和日本儿童照顾政策及其启示》，《理论月刊》2022 年第 3 期。

③ 朱荟：《家国一体：老龄社会治理的中国秩序》，《社会保障评论》2024 年第 5 期。

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51211/
a583f835702d4dc2b8990ddee4644e92/c.html，2025 年 12 月 11 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网：https://www.news.cn/20260313/3e23383ed-
ab94b1cb942b0d965b0f655/c.html，2026 年 3 月 13 日。

⑥ 倪红福、王晓星：《以“投资于人”推动高质量发展：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改革》2025 年第 6 期。

⑦  黄群慧、王岭：《以“投资于人”推进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基础理论与根本路径》，《江西社会科学》2025 年第
9 期。

⑧  Gunnar Myrdal, "Population Problems and Polic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
ence, 1938,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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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经济效率和社会平等的矛盾。① 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投资理念下社会保障不

完全是政府责任，个人应当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在遭受社会风险时不仅有权从国家

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也应当获得应对社会风险的技能。②为实现对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的投入，

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对未来社会的投资，投资型社会保障制度重点关注照顾赤字、工作 - 家庭冲

突等家庭相关新社会风险，主要措施包括家庭照顾假、养老育幼服务、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以及工作家庭平衡政策。③

概言之，投资于人作为内生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的原创性理论，要求加强对人

的全面发展投资，重视家庭需要、家庭地位和家庭功能。投资于人理念下社会保障制度应当从

所得补偿转向社会投资，通过现金给付、服务支持以及技能培训等积极社会政策，加强对儿童、

劳动年龄人口以及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个人及其家庭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

（二）重视家庭的风险共同体地位

同居共财作为家庭成员共同维持家计的生活状态和组织方式，是家庭具有保障功能的重要

因素，也使得家庭成为一个风险共同体。④ 同居共财已经成为我国家庭生活领域的习惯法规范，

其中“同居”是指家庭成员并非完全独立的个体，而是家庭场域中伦理意义上的成员；“共财”

是指家庭财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享有，一般由“家长”代为管理和支配，家庭财产主要通过分家、

继承等方式在家庭内部流动，家庭财产的所有、支配和流转规则构成了传统中国的家庭财产制

度。⑤ 新中国成立以后，《婚姻法》的制定和修订逐步确立了法定夫妻财产制度，⑥ 一定程度上

与同居共财下的传统家产制相冲突，即现行法定夫妻财产制排除了夫妻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对家

庭财产的共有权。然而，基于我国深厚的家庭观念和文化传统，当代社会由夫妻所有的家庭财

产仍是养老育幼的重要来源。简言之，同居共财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家庭组成的主流模式，奠定

了家庭的风险共同体地位。

同居共财模式下，家庭的风险共同体地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家庭是个人抵御风

险和维持生计的重要依托。⑦ 一方面，处于家庭亲缘关系中的个体能够从家庭中获得情感支持

和精神抚慰。另一方面，家庭财产能够对个体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包括防范化解个人失去

收入、医疗开支等带来的经济风险，为家庭成员的生育教育、扶养赡养提供经济保障。其二，

个人遭受的社会风险将会外溢至家庭，影响其他家庭成员。若个人因生育、老年、疾病等社会

①  ［丹麦］哥斯塔·埃斯平 - 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商务印书馆，2010 年，
第 17 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03-132 页。

③  袁小良、古允文：《社会投资福利国家的“五个世界”：基于 OECD 社会支出变量的聚类分析（1990—
2019）》，《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024 年第 1 期。

④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77-78 页。

⑤  金眉：《婚姻家庭立法的同一性原理——以婚姻家庭理念、形态与财产法律结构为中心》，《法学研究》2017
年第 4 期。

⑥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10 条规定“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1980 年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13 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
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1980 年我国正式确立了法定夫妻财产制度。

⑦  朱凡：《论我国家庭财产关系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习惯法与现代法的冲突与协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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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陷入经济不安全或照顾赤字时，其他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工作家庭平衡也会受到影响。

概言之，在我国家庭同居共财的基础上所生成的家庭秩序、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形塑了家庭

对个体家庭成员的保障功能，凸显了家庭的风险共同体地位。未来我国社会保障转型应当重视

家庭地位，并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以及家庭福利政策设计中融入家庭风险共同体因素。

（三）支持家庭发展

将支持家庭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保障转型的基本理念具有规范依据。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进程中，我国逐步确立了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法规政策体系。2011 年《中国老龄事

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家庭发展理念，并在应对人口少子老龄化中不断细化；①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将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作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②2021 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将“促进家庭发展”的目标与理念写入法律；2026 年“支持家庭发展”理念被列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健全支持家庭

发展的政策体系，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和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由此可见，支持家庭发展在

生育支持、老年保障以及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中作用突出，已经成为养老育幼领域政策制定的重

要指引。

支持家庭发展涵盖满足家庭需要和支持家庭功能两个维度。其一，促进家庭发展的社会保

障制度应当关注家庭整体需要。在标准化的家庭生命历程中，个体家庭成员基于年龄、社会事

件及其顺序演变呈现出家庭形态，以婚姻为起点，家庭将经历生育、抚育和教育子女，赡养老人，

维持家计，照料有照顾需求的家庭成员等阶段，各阶段家庭的社会保障需要不同。例如年轻父

母生育子女会增加家庭支出；有养老育幼责任的家庭存在照顾需求；家庭照顾可能引发工作 -

家庭冲突等。在个人生命历程去标准化背景下，家庭生命历程亦存在去标准化现象，即个体家

庭成员的生老病死等社会事件的发生超出标准的时序，呈现多元化和混乱。③ 去标准化生命历

程中家庭的社会保障需要更加复杂，如晚婚晚育将使家庭同时面临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压力；

若劳动年龄个体因失业、疾伤残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家庭将遭受严峻的经济风险和照顾风险

等。针对以上家庭需要，支持家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立足家庭组建、生育、工作和养老

抚幼中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使家庭获得其稳定与发展所需要的生育保障、养老育幼支持、工

作家庭平衡措施等。其二，由于家庭生育、生活、消费等结构功能以及对个体家庭成员的保障

功能不可替代，支持家庭发展应当发挥家庭功能。社会保障制度和家庭政策应当通过收入再分

配、现金津贴、家庭休假及公共服务等，影响家庭行为和家庭生命历程，保障家庭功能实现，

进而形塑有利于个体家庭成员生存与发展、家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家庭结构。

①  国务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1-09/23/
content_6338.htm，2011 年 9 月 23 日。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
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29598.htm，2021 年 6 月 26 日。

③  刘香兰：《掌握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生命历程发展理论与研究反思》，《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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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面向家庭转型的实现路径

尽管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家庭场域和家庭关系，涉及家庭整体状况、国家

对弱势家庭成员保障以及抚养赡养义务人对特定家庭成员保障等，但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家庭

地位仍然存在局限：一是个人、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等主体间的权责模糊，尤其是家庭保障与

社会保障的责任边界模糊；二是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以个人权利义务为核心，缺少以家庭为权利、

义务和责任主体的制度构造。基于此，应当在家庭政策、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中引入家庭

主体性规则，以有效应对转型时期家庭相关社会风险，实现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

就业、支持家庭发展等价值目标。

（一）厘清照顾给付中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的责任划分

前已论及，加强对养老育幼等有需要家庭的照顾给付，是应对转型时期工作 - 家庭冲突、

照顾赤字等新社会风险的关键，也是社会保障制度从补偿型转向投资型的要求。由于传统社会

保险、社会救助制度以所得补偿和经济给付为核心，鲜少涉及对个人及其家庭的照顾给付，养

老育幼责任往往由家庭承担。但是在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家庭性别分工

从“男主外、女主内”转变为以双薪家庭模式为主的背景下，应当促进照顾给付在家庭保障和

社会保障之间的合理分配，通过家庭政策分担家庭的照顾责任，在满足照顾需要、支持家庭功

能以及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的同时，加强对儿童、劳动年龄女性等群体的人力资本投入，这是我

国社会保障制度面向家庭转型的应然要求。

1. 照顾给付责任分配中的家庭主义类型化

随着家庭保障在福利多元组合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福利国家制度转型中逐渐重视家庭要素，

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家庭主义理念。其中，家庭主义是指一国社会保障制度预设家庭承担主要保

障责任，去家庭化则致力于实现家庭保障责任社会化，即通过就业保障、市场保障和社会保障等，

降低个人对家庭的福利依赖。①

针对养老育幼等照顾给付责任在家庭、政府、市场等不同主体间的分配，2003 年莱特纳根

据社会保障制度减轻家庭照顾负担和支持家庭照顾给付的程度两个指标，将家庭主义细分为去

家庭化、可选择的家庭主义、显性家庭主义和隐性家庭主义四类。② 去家庭化指社会保障对家

庭照顾的分担程度高，并且不支持家庭承担养老育幼责任的理念；可选择的家庭主义理念下，

社会保障对家庭照顾责任的分担程度和对家庭照顾给付的支持程度均较高；显性家庭主义理念

下，社会保障对家庭照顾责任分担不足，但支持家庭照顾给付的力度较大；隐性家庭主义下社

会保障对家庭照顾责任的分担程度和对家庭照顾的支持力度均较低。基于这一分类，以服务、

金钱和时间为给付标的的家庭政策具有不同的家庭主义倾向。③ 例如，养老育幼公共服务、普

① Gøsta Esping-Andersen,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1.

②  Sigrid Leitner, "Varieties of Familialism: The Caring Function of the Famil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uropean So-
cieties, 2003, 5(4).

③  Saraceno Chiara, Wolfgang Keck, "Can We Identify Intergenerational Policy Regimes in Europe?" European Societies, 
201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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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性服务以及市场服务政策致力于分担家庭的照顾责任，具有去家庭化属性；家庭照顾假、灵

活工作时间安排等时间支持措施体现了支持家庭履行照顾责任的倾向，具有显性家庭主义特征；

生育补贴、家庭津贴、老年津贴等金钱给付类政策不仅能够视为对家庭照顾服务支出的补偿，

也能够作为对家庭照顾者亲自履行照顾责任的激励，呈现出可选择的家庭主义特征。实践中，

照顾责任分配中遵循何种家庭主义理念，应当结合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具体确

定，进而采取不同的家庭政策组合。

2. 照顾给付责任分配遵循可选择的家庭主义理念

我国国情决定了现阶段应当遵循可选择的家庭主义理念，即社会保障制度和家庭政策实现

分担家庭照顾责任和支持家庭照顾给付并重。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减少、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大龄化趋势明显的背景下，为了促进居民增收、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以

及增进民生福祉，我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① 社会保障分担家庭照顾责任，有助于实现高质量

充分就业。家庭性别分工视角下，承担较多家庭照顾责任的女性劳动者应当成为投资于人、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点关注对象。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3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有 3.2 亿人，

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43.3%，占 2023 年 15—64 岁女性劳动年龄人口数的 68.1%，而 2023

年男性就业人员占 15—64 岁男性劳动年龄人口数的 85.7%，② 可见，2023 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

率低于男性。针对于此，国家应当通过公共养老育幼服务、普惠性服务以及支持服务市场发展，

有效分担家庭照顾责任，促进以女性为代表的家庭照顾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我国家

庭文化传统深厚，在“养儿防老”“孝亲敬老”等家庭观念影响下，由家庭履行养老育幼义务

不仅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要求，也是对中国人“父慈子

孝”“儿孙绕膝”天伦之乐的精神满足。并且，结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之规定，家庭是

个体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幸福成长的自然环境，因此，国家亦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家庭履行照顾

给付义务，保障特定家庭成员有充分的金钱和时间承担养老育幼责任。③ 综上，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面向家庭转型进程中，应当遵循可选择的家庭主义理念，合理分配养老育幼等照顾给付中

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保障责任。

可选择家庭主义理念下我国家庭政策优化，应当以支持家庭发展为目标，面向婴幼儿、儿童、

老年人等全生命周期个体家庭成员的需要，④细化照顾给付责任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分配。首先，

老年照顾给付中，应当支持子女、孙子女等有赡养义务的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照顾服务和精

神慰藉，具体措施有：进一步实施对纳税人赡养老人支出的个人所得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用人

单位设置子女护理假分担家庭成员赡养责任，促进职工的工作家庭平衡；⑤ 国家积极统筹养老

①  王晓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2025 年 12 月 15 日
第 9 版。

②  国家统计局：《2023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统计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
www.stats.gov.cn/sj/zxfb/202501/t20250124_1958439.html，2025 年 1 月 24 日；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4）》，
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2024 年。

③ 参见联合国大会 1989 年 11 月 20 日第 44/25 号决议《儿童权利公约》。

④  杨雅真：《家庭政策“家庭化”取向及省际差异：基于指数测度的分析》，《社会保障评论》2025 年第 6 期。

⑤   国务院：《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
tent_5643262.htm，2021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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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服务，发展社区居家养老和医养结合等。① 其次，儿童照顾给付中，对于 0—3 岁的婴幼

儿，应当通过育儿假、灵活工作时间安排等措施支持家庭成员亲自履行婴幼儿照顾责任。对于

有早期教育需求的儿童，应当保障其在获得充分家庭照料的同时接受优质的早期教育服务。为

此，应当加强公共托育服务和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为育儿家庭提供价格可负担、质量可

期待与一般公众可获得的儿童照顾和早教服务，这不仅是提升未来劳动人口素质的需要，还能

够打破社会劣势地位的代际传递，契合投资于人理念下对儿童的投资。

（二）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引入家庭主体性规则

社会保险制度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个体之间的互助共济，实现国民收入从高收入者转移

到低收入者、从健康者转移到疾病者和残疾者、从就业者转移到失业者等，② 主要涉及特定情

形下对参保缴费人的经济待遇给付。社会保险的正当性基础是社会连带关系，家庭作为最基础、

最紧密的社会连带单位，不仅以家庭财产对个体家庭成员承担经济保障，个人遭受的风险也会

外溢至其他家庭成员。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中存在对参保人家庭因素、家庭风险和家庭责任

的考量，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涵盖参保人未就业配偶的生育医疗费用；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可以实现家庭共济、跨省共济，包括结算近亲属的医药费用、支付近亲属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等；③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个人死亡时，遗属可以获得一

次性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等。但是，以上规则并未赋予家庭在社会保险中的主体地位，家庭的

社会保险地位从属于个体家庭成员，无法以独立主体主张社会保险权益，不利于发挥家庭互助

共济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基于此，应当结合我国养老、医疗、生育、长期照护社会保险

的基本原理，从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两个层面引入家庭主体性规则。

1. 试行以家庭为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上，我国具备以家庭为参保单位的规范依据和现实基础。规范层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之前，均采取以家庭

为单位参保缴费的模式，以家庭为单位参保是向本世纪初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碎片化的积极应

对，④ 能够促进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全民；2024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

效机制的指导意见》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动员参保。⑤ 现实层面，我国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筹资模式、基金管理、待遇确定及统筹层次等方

面均存在差异，不利于保障职工和城乡居民获得公平的医疗保险待遇。

西方福利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中的家庭联合参保模式能够提供有益借鉴。《德国社会法典》

明确，除法律规定的自愿参保人、低收入职业群体和免除参保义务的人外，德国居民普遍具有

①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关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
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209/t20220902_319168.
html，2022 年 8 月 30 日。

② 林嘉：《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

③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
的通知》，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https://www.nhsa.gov.cn/art/2026/5/19/art_53_20546.html，2026 年 3 月 10 日。

④ 秦立建、蒋中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合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2 年第 6 期。

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2408/content_6965741.htm，2024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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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健康保险的参保义务。当参保人的家庭成员居住地与经常居留地在国内，且无工作收入时，

则进入家庭保险的覆盖范围，但是义务性保险优先于家庭保险。① 瑞士《健康保险法》规定，

瑞士居民必须购买基本医疗保险，低收入家庭成员可以选择家庭保险计划，将家庭成员的保险

费用合并计算，并享受政府的社会保险补贴。②

在劳动关系碎片化趋势下，未来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应当逐步破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二元结构，采取以家庭为单位参保模式，评估个体家庭成员的收入、

工作状况及医疗保障需求，合理确定缴费标准和保障等级，为每个家庭提供适当的医疗保障。

具体而言，其一，将家庭整体的收入状况作为参保缴费的主要依据，保障低收入家庭能够以

较低的缴费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而高收入家庭可以选择以家庭收入的特定比例缴费参加不同

级别的国家医疗保险。其二，将家庭成员的数量、健康状况及特殊医疗需求作为保险级别划

分的依据。例如有老年人或慢性病患者的家庭医疗需求较大，可以适当提高其保险保障水平，

以确保这些家庭成员能够在患病时获得及时且充分的医疗服务。并且，在我国全面推进职工

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背景下，③ 试行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为单位参保，也意味着

生育保险以家庭为单位参保。在此基础上，未来生育保险待遇还应当包括职工未就业配偶的

生育津贴、劳动年龄人口育儿假期间的收入替代等，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生育对女性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

2.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给付重视保护家庭照顾者

我国实施统账结合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统筹账户以单位缴费和政府补贴为基金

来源，在现收现付的基金运作模式和待遇确定型的养老金计发规则下，能够实现社会再分配和

老年收入替代目标；个人账户是以个人缴费为基金来源、完全积累型、缴费确定型的养老保障

制度。由于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与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相关，对于因养老育幼而离开劳动力市场，

或未参加有薪劳动的家庭照顾者而言，家庭性别分工使其在养老保障中处于劣势地位。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应当增加保护家庭照顾者养老保险待遇的规定。其一，明确职工在产

假、延长产假、育儿假等家庭照顾假期间视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由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

账户支付保险费，缴费基数原则上延续休假前的工资基准。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仅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

聘用合同”，仍需进一步明确职工家庭照顾休假期间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责任的分配。通过养

老保险统筹账户支付职工个人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能够保障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不因承担家

庭照顾责任而减损。其二，对于因生育、养老育幼责任而暂离劳动力市场的职工而言，明确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应当取得或已经取得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④ 这一规

① 李承亮等译：《德国社会法典（第 5 编）：法定健康保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4-15 页。

② Gemeinsame Einrichtung KVG, https://www.kvg.org/en/private-persons/compulsory-insurance/.

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s://www.
gov.cn/zhengce/content/2019-03/25/content_5376559.htm，2019 年 3 月 25 日。

④  王素芬、付浩然：《家务劳动社会属性的法理阐释与制度构造》，《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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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能够平衡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下夫妻之间的养老保险待遇失衡，将家庭场域中的无薪家庭劳动

者纳入国家养老保障体系之中。

3. 明确家庭在长期护理保险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为了扩大保险覆盖范围、优化基金筹资机制，我国可以实施家庭为单位参加长期护理保险

的模式。具体而言，其一，从制度目标来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旨在应对失能人员的照顾赤字

风险，本质上是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① 长期护理保险可以视为对失

能人员家庭之照顾赤字风险的分担机制，因此以家庭为单位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具有合理性。其

二，从风险应对来看，由于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以参保缴费主体陷入失能状态并长期持续为

前提，与人人都会面临的疾病、老年等社会风险不同，个人陷入长期失能状态的风险略低，这

会降低个人参保缴费的积极性。然而对于家庭整体而言，家庭因某一个体家庭成员长期失能而

面临照顾赤字风险的概率较大，长期护理保险实行家庭整体参保模式能够激发社会公众的参保

积极性，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其三，从基金筹资机制来看，个人参保缴费模式下灵活就业人员、

未就业城乡居民、退休人员等大规模群体的参保缴费具有不稳定性，若实行家庭整体参保模式，

可以规定由已就业家庭成员及其用人单位按照个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参保缴费，这是建立可

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筹资机制的可行方案。

待遇给付方面，家庭整体应当成为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享受主体，这要求长期护理保险在

满足失能人员及其家庭的照护需求的同时，应当将家庭照护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纳入保障范围。

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给付模式可以采取服务给付、照护津贴、喘息服务相结合，一方面为失能成

员提供居家照护、机构照护等基础服务，另一方面对承担非正式照护劳动的家庭成员发放照护

津贴，提供照护技能培训、喘息服务等支持，承认家庭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②

（三）强化家庭作为保障给付主体的社会救助义务

社会救助将家庭视为一个“生计单位”，即由养家糊口者、家务劳动者和有保障需要的其

他家庭成员构成的共同体。③ 我国社会救助立法中家庭主体性规则表现为，以家庭人均收入、

财产状况表征的家庭经济状况为依据制定标准，认定作为社会救助对象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以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体现了社会救助制度对家庭风险共同体地位的

考量。但是，并未明确家庭作为保障给付主体时应当承担的自助和协力义务。

我国社会救助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以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

自助自立、解困脱困为目标，体现了社会救助的辅助性和协助自助原则。④ 辅助性原则强调社

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保障对象穷尽其他方法仍无法获得生存必要条件时

的辅助手段，协助自助原则意味着帮助救助对象通过劳动就业、家庭互助实现自力更生是社会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
cn/gongbao/2026/issue_12666/202604/content_7065119.html，2026 年 3 月 25 日。

②  吴文芳、王瑞宏：《社会保险法中家庭主体地位的建构——老龄化社会家庭照护之挑战与回应》，《社会保障
评论》2023 年第 5 期。

③ 蔡维音：《社会救助“家庭成员”之认定》，《月旦法学教室》2007 年第 58 期。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第 3 条、第 9 条。



·23·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10 卷第 5 期 Vol. 10, No. 5

救助的最终目标。① 基于此，家庭是个体家庭成员获得保障给付的最直接、最基础来源，对其

自救能力的评估和开发应当成为社会救助制度设计的重要因素。

强化家庭的社会救助协力义务，应当阐明社会救助法律关系中家庭对个体家庭成员的救

助义务，并从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就业救助制度入手，引导、支持和发挥家庭的救助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 35 条申明“家

庭成员以及其他负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个人或者组织应当对社会救助对象履行法定赡

养、抚养、扶养义务”，但是该条文在审议中被删除，② 可见，家庭成员之间的赡养、抚养

和扶养义务仍然属于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未被转化为公法上的家庭救助协力义务，这造成作

为救助对象的家庭主体在公法义务构造上处于缺位状态，难以通过社会救助制度激发家庭互

助潜能。强化家庭的社会救助协力义务，并不意味着将国家的兜底保障责任转嫁给家庭，协

力义务是社会连带理念下的不真正义务，应当符合适当可预期标准，义务要求与家庭的客观

能力相适应。③ 具体规则设计上，一是家庭经济调查应当突破以收入、财产为主的家计审查

标准，将劳动力禀赋、照顾给付能力等纳入评价指标，促进社会救助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

应当完善家庭赋能配套机制。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应当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解决急难

问题的基础上提升个人及其家庭发展能力，依托就业救助、照护支持等服务类社会救助赋能

困境家庭。④ 简言之，在恪守家庭成员民事扶养义务的基础上明确家庭应当履行的社会救助

协力义务，有助于实现社会救助与家庭互助的衔接，形成家庭自助、社会帮扶、国家兜底协

同的社会救助格局。

五、结语

在中国转型时期人口少子老龄化、劳动关系碎片化以及家庭结构核心化的演变趋势下，推

动社会保障面向家庭转型，在制度构造中融入家庭要素、支持家庭发展以及激发家庭功能，能

够有效因应工作 - 家庭冲突、照顾赤字等新社会风险，弥补传统所得补偿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不

足，具有必要性、正当性和可行性。中国“养儿防老”“家国同构”的家庭伦理观念深厚，依

托血缘和亲属关系实现社会风险的家庭共济是中国本土社会保障理念的重要方面，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保障知识体系应当吸纳家庭保障理念，回应转型时期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

就业的现实需求。社会保障面向家庭转型并非将国家社会保障责任转嫁给家庭，而是通过优化

家庭发展政策、引入家庭主体性社会保险规则以及强化家庭的社会救助协力义务，激发家庭保

障和福利传递功能，实现经济支持、照顾给付责任在多元福利主体间的优化配置。未来，中国

①  喻文光：《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兼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行政法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

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国
人大网：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604/t20260430_454236.html，2026 年 4 月 30 日。

③ 金昱茜：《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公民协力规范构造》，《中外法学》2025 年第 3 期。

④ 乐章：《急难救助：〈社会救助法〉框架下的底层逻辑与顶层设计》，《社会保障评论》202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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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面向家庭转型的逻辑动因与制度实现

家庭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还应当融入家庭性别分工、家庭生命周期等视角，在满足个人及其家庭

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形塑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家庭结构。

The Rationale and Institutional Pathways for the Family-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Li Mengyun

(Law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primarily treats individuals as the bearers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ith the family occupying a subordinate institutional position. This arrangement overlooks the 
family's role as a community of shared risk and its protective functions. During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profound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have made the reproductive, economic, and protective functions of the 
family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 family-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justifi ed by 
the need to address social risks such a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care deficits; it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China's indigenous conception of family-based protection and the broader trend towards welfare pluralism. 
In building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reater recogni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family as a community of shared risk,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investing in people and supporting family 
development. This requires improving family policy, social insurance, and social assistance; clarifying the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of families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provision of care benefits; 
introducing rules that recognise the family as a relevant unit in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pension insurance, 
and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nd strengthening families' duty to cooperate in social assistance. These 
measures can enhance mutual support within families while protec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mily caregivers.
Keywords: family-based protection; work-family confl ict; investing in people; familism; famil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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